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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紅包拿來

除了事先彩排、確認細節之外，主持人在婚禮過程更
必須隨時standby，幾乎沒有空檔用餐。

當我終於能好好坐在休息室裡吃便當，新人送客也到
了尾聲。

那時，有幾位穿著西裝的人走進來，在我隔壁桌坐
下，其中一位是新娘的弟弟。

「這位是新郎的表哥。」弟弟向另外一位介紹他身旁
的大高個兒。

「您好。」
「您好。」

我試圖給眾人一個微笑，但他們完全無視於我的存
在，我只好繼續吃燒肉。大方的客戶就是不一樣，幫婚禮
工作人員訂的便當是雙主菜，估計一個要200元以上；新人
一共訂了18個便當，主持人1位、攝影師6位、錄影師4位、
樂手5位、新祕2位。

結婚需要請到6位攝影師、4位錄影師嗎？我從來不對



婚禮現場：主持人為什麼不早說？

‧92‧

此發表任何評論，因為這就如同當別人要請我主持婚禮的
時候，身旁親友問：「有必要再花錢請主持人嗎？飯店不
是有附免費的嗎？」一樣多事。

「表哥，我們算了一下，以今天的總金額來看，扣掉
上次我們女方先代墊的10萬元，平分之後是我們各拿52.4
萬。」哇嗚！這場婚禮才請了20桌，看來每一位來賓都送
出豐厚紅包。好的，其實不該偷聽，但他們好像不在乎。

「不好意思，代墊的10萬元是指哪個餅？上次的大餅
我們有用85折的優惠券，應該不是10萬元才對，再麻煩您
確認。」表哥開口說話。

「表哥，是這樣的，跟您說明一下，雖然當時有85
折券，一共是8萬5千元，但今天樂團有再多請一位樂手老
師，要加價1萬5千元，所以正好抵消。」

「樂團好像是你爸爸要請的，費用不應該由我們男方
這裡負擔吧？」新郎表哥不僅記憶力好，而且淸楚每一項
花費。

「嗯……樂團這部分……」弟弟低頭翻手中的文件，
我趕快專心看手機，假裝沒聽見這段對話。「……樂團的
部分……那還是我等一下再去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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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確認過了，不然你就先註記一下吧！反正我們
就是拿52萬4或53萬9嘛！」

弟弟接著說，「嗯……對……那還有今天停車費的部
分，因為最後發出去15張停車券，飯店這裡有半價優惠，
所以總共是……」

話還沒聽完，新郎表哥就起身走出門，把剛拍完送客
照的新郎請了進來。

「姐夫！」弟弟也很恭敬地站起來。
「停車券的部分，我來出就好。是多少？600嗎？」

弟弟點點頭，沒有說話。

我看著桌上還沒動過的5份餐盒，可能是攝影團隊們的
吧！他們大多更沒有空閒坐下來好好吃東西，但凡新人在
主會場，或是步行中與賓客們互動，甚至新娘換造型時，
都要緊緊跟在一旁拍攝；除非漢堡類的食物能單手讓他們
迅速扒幾口，否則整場餓肚子都是極為可能的，但此刻的
我，唯一想到的是：總計價値超過一千塊的五個飯盒，如
果浪費了，會不會又引發新的爭論。

每個家庭、每場婚禮，都有不同的收禮狀況，最普遍
的是男女雙方各有一張收禮桌，哪邊親友就給哪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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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考量是：這樣容易判斷要怎麼發送喜餅（通常女方親友
才有喜餅可以拿）；有些人則是因為，許多賓客是父母的
長輩朋友，紅包錢的去向也代表了「你的人脈歸你、我的
人脈歸我。」

新人要怎麼收禮，沒有絕對標準，但在桌前聽見叔叔
嬸嬸們大喊：「欸！不對啦！這裡是給女方的啦！我們是
男方的！」彷彿在畫楚河漢界，一點都不像要成為「一家
人」的樣子。

我坐在休息室，聽見對紅包錢如此錙銖必較的細節，
這是頭一次，而且還是建立新家庭的第一天呢！

這時代，為了「保護自己」，你的錢、我的錢完全分
明，簽署婚前財產、婚後財產歸屬契約的新人比比皆是；
尤其這場婚禮怎麼說也屬於高規格，貴賓們大有來頭，可
見主人家的經濟地位在一定水平之上；或許今天雙方派出
的「算帳人馬」，並非全然是新郎、新娘本人的意思，還
包括雙方家長的堅持。

可是，婚姻畢竟是盟約，不是契約。

契約要載明雙方必須履行什麼條件，屬於一種交換行
為；盟約不在乎你要給我什麼、你要為我做什麼，因為無
論如何，我都承諾要愛你。如果在金錢上無法合一，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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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少拿一萬五，或者誰多付600元，究竟是更成就一段美好
婚姻，還是反而埋下日後傷害的種子？

但願「無論健康或疾病、無論貧窮或富裕，我都會愛
你」的誓言，不是婚禮當天提供錄影師捕捉的素材而已；
「無論你把房子登記在我名下、無論孩子奶粉錢是否靠你
一個人賺，我都會愛你」，可能更具象傳達何謂眞正的婚
姻盟約。

當天主持回家，把領到的尾款存進我和先生共同帳戶
時，很想驕傲地跟他說一句：「今天你老婆有貢獻噢！」
但看著他在家早已把衣服曬好、地板拖好、水果削好、碗
盤洗好，就決定安靜了！抱抱他，不問今天水果是用誰皮
夾裡的錢買的，才是我心目中「合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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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婚禮

有時我會協同朋友去飯店場勘，95%的目的是為了讓
他們心安，剩下5%是我喜歡聽專業人士如何與新人「溝
通」。

婚禮廠商：管你餐廳、攝影、錄影、新祕，全都是
「服務」。服務不一定要卑躬屈膝，但笑顏和禮貌是基本，
樂意盡所能解決問題是關鍵。事實總超乎想像，這年頭沒幾
間婚宴會館和飯店人員有達到我心中的標準，他們簽約前後
是兩張臉；兩張臉，不是指簽約前和顏悅色、簽約後臭臉相
對，而是有沒有把這場婚禮，當成世間美麗的一期一會。

「請問左右兩旁的柱子，我們可以投影進場唱歌的歌
詞嗎？」新人問。

「不好意思，沒有辦法。」官方回答。
「嗯……噢……好吧！」新人覺得很惋惜。

「請問妳說『沒有辦法』的意思，是指沒有能操作設
備的人力？還是這樣會看不淸楚？因為如果目前可以投影
婚紗照，應該也可以投影歌詞才對，我們會把歌詞放在同
樣的ppt裡。」以主持人的角色來說，這些問題太雞婆了，
但以好奇寶寶的身分來說，只是正常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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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沒有辦法，這裡沒辦法用來投影歌詞。」餐廳
人員重覆了一次結論，仍然沒有正面回答，她收起笑臉，
繼續往前。

「這個廳的燈光有三階：第一階最暗，第二階在左
右兩側，第三階全亮。阿瑟，給我一個左右兩側的燈。」
她命令燈光人員，現場一片光明，「不是！阿瑟，這是全
亮，我要它的前一個，左右兩側那個。」視線突然變得微
弱，「阿瑟，我是說左右兩側，你現在弄的這個又變成最
暗了。」

「請問那天操作燈光的是你們人員嗎？還是新人可以
找自己的親友呢？」我問。

「控制臺只有我們人員可以操作，如果有需要，可以
請一位親友到控制臺提醒。」

「OK！因為第一次進場他們要的光是二階，走到親友
那兩桌時，就要換三階，而且必須直接打對，找一位專職
親友或許比較知道這些細節。」

「當天的燈控，也是今天這位專職，不會換人。」

就是這樣才令人擔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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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等一下能跟他稍微溝通嗎？」
「他已經很了解了，今天是我沒用耳麥，所以他聽不

太淸楚，婚禮當天我會戴耳麥。」

這些人，在極盛時期一天都至少接兩場活動，對他們
而言，走個流程只是上班形式，所以並不謹愼；但對新人
而言，一生一次的婚禮，到底為什麼不能好好認眞對待？

Yeah，很多新人其實沒那麼care，可能因為他們個性
本來就不拘小節，可能因為他們舉辦婚禮只是為長輩走個
樣子，可能因為他們更在乎兩個人是否開開心心過一生。

薇純與家慶，是一對笑起來長一模一樣的俊男美女，
他們在共同朋友的party認識，不到五天就決定在一起了，
交往五年後結婚。婚禮辦在神神祕祕的山林餐廳，導航顯
示已到達，你環顧四周，只想問一句：「這裡有人嗎？你
在跟我開玩笑嗎？」

他們的婚攝，是業界一位號稱史上最難預約的大師，
無論沙漠曠野、深山海底，每一張作品都像國際大片的劇
照；新祕是女明星御用造型師，偶爾會接綜藝節目的通
告，她本人也很親切，在空檔（主動）（免費）幫我重新
捲了髮尾。

薇純說她找的人，都是她仔細研究一、兩年的精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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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對於擔任婚禮主持人的我而言，這是極高恭維；哪怕
這地方鳥不生蛋，我也要主持到讓鳥兒歡喜快樂。

山上的天氣灰濛濛、雲層很厚，下午飄過小雨，草
地全溼。薇純超期待在草坪證婚，但餐廳人員建議取消室
外，因為一切就緒時，賓客們開始隱約聽見雷聲；餐廳人
員火速衝進室內、準備佈置證婚會場，走廊上人滿為患，
大家拿著雞尾酒等待。

「現在有下雨嗎？」薇純問。
「目前沒有，但好像快了。」總召回答。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薇純開心地跳起來，還沒穿

高跟鞋就準備走出房間。

賓客的腳步稍有遲疑，開始緩慢移駕室外；座椅全是
濕的，所以新人決定讓大家自由站立。薇純與家慶在入口
的白色小柵欄就定位，兩對伴郎伴娘也就緒了，我站在前
方的司儀臺，一滴雨打在我的臉上。

總召對我比了一個OK的手勢，我講完開場白之後，
男女儐相雙雙走進玫瑰花圈。滴答、滴答……又開始飄雨
了，大家很客氣地沒有撐傘，有些賓客拿起程序單擋雨。

輪到薇純和家慶進場時，轟隆雷聲巨響，不到半秒
鐘，大雨毫不留情傾盆而下。「嘩────」雨聲之大，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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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室外播放的輕音樂；現場有些騷動，賓客們紛紛拿起
傘，難免遮住一些視線，有人甚至快步跑回長廊躱雨，眼
神還捨不得離開新郎新娘。

現在要再挪回室內證婚應該是不可能了，但雨大成這
樣，怎麼辦？總召走過來，示意我繼續進行沒問題；我看
著薇純的瀏海，被雨打成一根一根麵條，婚紗在雨水的加
持下，彷彿又多了一公斤重，這顯然不是女孩們的夢想婚
禮啊！

這時刻的薇純跟家慶，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兩個都笑得好開心！挽著手，大笑！

走路速度努力加快，卻沒有成功；伴郎、伴娘也在
拍手歡呼著，好像鼓勵眼前這對參賽選手儘快抵達終點那
樣。雨大到我快聽不見任何聲音了，這大概是我主持過屬
一屬二荒謬又開心的證婚典禮，最後走廊上一堆人喝著薑
茶、排隊等著用吹風機，令人懷念起學生時期的營會，好
靑春啊！

在大家準備烘乾自己的過程，看著新郎、新娘、雙方
主婚人和賓客，我重新思考婚禮的意義。我總是幫新人打
預防針，告訴他們婚禮無可避免會有突發狀況，能力所及
範圍，當然力求盡善盡美，但不一定能100%照劇本走；
即使做了萬全準備，音樂還是可能會播錯、走路可能會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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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長官致詞可能會胡亂發揮、麻吉可能會塞車遲到，座
位吧！即使每張椅子放了名牌，賓客也很難準確坐在對的
位子。

但，那又如何？
新人們該在乎的是那「一天」，

還是接下來的「一生」？

今天的天氣，要換作一些追求「完美」的新娘，可
能早就崩潰了，妝哭花了、氣到炸了、婚也不想結了；薇
純和家慶則是笑著走在雨裡，幽默感十足。他們不在意幾
乎聽不見的進場配樂或沾滿泥土的裙擺，反而開懷牽著彼
此，彷彿正在經歷旅途中一段精彩難忘的大冒險。我很少
在婚禮現場這麼肯定，但我內心深深相信，他們一定會繼
續幸福下去。


